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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挣扎到世界中的栖居

———论李安与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记》

王　婧

摘　要：李安在历年作品中多以家庭伦理、中西方文化冲突、小人物身份认同为主题，而在 《少年派

的奇幻漂流记》中，他将人物抽离出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以一片汪洋大海为 “实验田”，探索抽象而普

遍的哲学问题：宗教、信仰和纯真。《少年派》体现了李安作品的主题升华———从个人在多元文化的挣扎

到个人在世界中的自在栖居。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对存在有纯真信仰，用电影与世界真诚沟通的华人导演

的东方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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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与幻想扭斗、企图将它显像过程中的一抹留痕。

它是我将思绪表达在纸张、胶卷、音符等媒体上的一个烙印。

它是一种颠倒众生、真情流露的做作。

它是我的青冥剑，是我心里的玉娇龙，

是我心底深处那个自作多情的小魔鬼。

它是我企图自圆其说所留下的一笔口供。

它是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点努力。

———李安 （《十年一觉电影梦》）［１］（２９６）

如李安所述，电影是他 “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点努力”，而电影也是他与世界相连接和沟通的方式。

他通过电影表达内心的挣扎、疑惑、不安、感动、压抑和渴望，也通过电影寻找答案、出口、解脱和

慰藉。李安的每一部电影都是极其个人化的。无论是其早期的父亲三部曲 《推手》 （１９９２）， 《喜宴》

（１９９３），《饮食男女》（１９９４），还是后来以西方历史和文化为背景的 《理智与情感》（１９９５），《冰风

暴》（１９９７），《与魔鬼共骑》（１９９９），《制造伍德斯托克》（２００９），这些电影都触及与李安个人经历

紧密相关的问题：父子关系、局外人身份、中西方文化冲突等。

从李安的传记和各种采访中，似乎可见李安在现实中是个温和无脾气的老好人，说话做事既不锋

利也不叛逆。在朋友张正良眼里，他自小就是个 “乖乖的升学小孩”，“很受怜爱”［１］（１１）。在现实生活

中，性格温和的李安无法控制生活中的变化，多以服从来应对：随家庭的搬迁几度转学，又因其做校长

的父亲要求在台湾艺专影剧科毕业后踏上留学之路。而在电影世界中，他却可以完全掌握控制权，大

胆地造梦，同时又小心地反思着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沉重、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柯韦妮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Ｃｒ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ｌｌｅｙ）在专著 《看懂李安》中总结了西方人眼中李安电影的 ７个特质：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同性恋，父权，女性主义，局外人，家庭，长镜头与取景［２］。除了最后一个特质涉及其技术风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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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都和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主题紧密相关。而在２０１２年末的一部帮他再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

奖的作品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记》 （以下简称为 《少年派》）中，李安再次为观众呈现了一次视觉盛

宴，而这部片子同时也是李安首次突破其惯有的主题模式，从个人在多文化社会语境下所面对的问题

转而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李安２０１２年之前的作品是在尝试解决 “人将如何在异乡栖居？”

这样一个问题，那么 《少年派》追问的则是一个更普遍也更哲学化的问题 “人将如何存在于世界？”当

然，《少年派》还是秉持了李安作品惯有的风格，包括对人物的塑造和人物使用语言的多样性等。

从题材角度看，《少年派》属于 “少年成长”故事。而李安赋予了这个题材新的生命。在少年派的

大海漂流经历中，宗教、信仰、语言、罪恶感等主题从社会层面上升到了更加抽象和普遍的层面，从

而激发起大众对成长和存在等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在主题上对李安之前的电影作品

和 《少年派》做出比较，具体探讨李安在作品中对人物处境、语言、宗教、信仰、纯真等问题的理解

和诠释，从而论证 《少年派》体现了李安作品的主题升华———个人在多元文化的挣扎到个人在世界中

的自由栖居。

一、人物处境的尴尬

李安的作品很多都在探索家庭伦理，东西方文化冲突，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两性或同性情感问

题。而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往往都是那些个性并不突出，处于某种尴尬境况中的小人物。比如 《喜宴》

中的男主人公伟同就是一个个性温和又压抑，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但又并不富有的华人。他始终处于一

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想要个体的自由，拥有自己的同性爱情，另一方面又顾忌着父母，想要尽孝道，

满足父母对自己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整个影片在一种尴尬的气氛中展开，东方与西方对性的伦理观

念的碰撞，以及东方家庭中父亲与儿子之间沟通的微妙都体现其中。同时，女主人公威威与伟同模糊

的似有似无的感情也质疑着同性与异性恋之间那看似不可调和的差异。这种对个人性取向认同的尴尬

也为影片主题增添了深度，当然也为导演李安带来很多麻烦。另外，在 《饮食男女》中，父亲这个角

色被塑造成一个厨艺高超却丧失味觉的厨师，单亲父亲与三个女儿的关系紧张尴尬，每天早上父亲略

带不自然地叫每个女儿起床。在一桌丰盛的晚餐前大家却静默严肃，晚餐不再是大家放松享受的时光，

而成了家庭成员向大家 “宣布”各人决定的时刻。父亲最后宣布与女儿们的朋友锦荣相爱，让大家大

吃一惊。父亲的个体解放和与锦荣的相爱，将他从一家之主的角色中释放出来，而最先计划要离家独

居的二女儿反而成为了父亲要卖出的大宅子的主人，并且在从前只有父亲才可以使用的厨房里为全家

人准备晚餐，关照着姐妹们的家庭生活。她变成了 “母亲”。父亲最后在品尝二女儿的汤时味觉的恢复

也预示着父女之间僵化的关系的扭转。这种人物的尴尬情境一直在李安的片子里延续：《理性与感性》

中罗曼史的尴尬，《冰风暴》中当人从社会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时面临的尴尬。而在 《少年派》的一

开始，小男主人公就要面对自己的名字带来的尴尬。男孩的原名 ＰｉｓｃｉｎｅＭｏｌｉｔｏｒＰａｔｅｌ中的 Ｐｉｓｃｉｎｅ在印度

英语中发音很像 Ｐｉｓｓｉｎｇ（撒尿）。在同伴的取笑下，男孩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 Ｐｉ（派），并用背诵圆

周率来为这个自我定义的名字赢得认同和肯定。这种姓名上的认同自然还没有达到比较复杂的文化身

份认同的高度，但是也为之后塑造男孩派可爱、无知无畏的性格埋下伏笔。

二、语言、宗教、信仰和纯真

《少年派》的主要故事围绕着派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ｒｋｅｒ在大海中的漂流展开，而这段漂流也摆脱了社会、

文化和家庭语境等的束缚。在这样的脱离之后，李安之前常常探索的主题就不再那么紧迫了。比如关

于身份认同，这是个人在社会文化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而对于李安，在经历了童年时随家人从台湾

花莲迁至台南带来的学校教育方式的冲击、青年时期从台湾到美国遭遇的文化冲击之后，身份认同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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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总是显得十分紧迫。但是在大海中，当只有派一个人的时候，身份认同便不再成为问题。（这里也可

以猜测李安本人在中年时期对自己文化冲突下身份认同问题的坦然。）“大海”这个特殊语境不仅使身

份认同失去意义，也使得以下这几个元素得到新的阐释：宗教和语言。

先说语言。语言对李安来说一直是在电影中传情达意的一个重要元素。据李安本人所述，因为语言

问题，在美国学习戏剧表演时他总是无法顺畅表达与沟通。在拿到戏剧专业的学位后，因为觉得电影

并不完全依赖语言，还可以用影像、声音表达，李安选择去纽约大学读电影专业。而在他的华语电影

中，李安也采取了一种对标准普通话的抵抗态度，尽量使用各种方言以及英语等外来语言。比如，《推

手》中的人物就使用了包括北京话、台湾普通话、英语和中英文双语等多种语言，《喜宴》中则用到英

语、上海话、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等，在 《饮食男女》中也有英语、湖南话、闽南话和台湾普通话等

夹杂出现。语言始终是人作为社会性存在使用的必要工具，而少年派在大海中几乎用不到语言。在发

现一支笔和一个本子之后，派开始纪录自己的经历，铅笔一天一天地缩小也象征着派依靠语言进行沟

通的能力的丧失。直到笔记本被海水卷走，铅笔消失之后，我们才看到派与老虎开始了真正的共处。

这里作一个猜想，导演是不是也在向我们暗示，语言／文字是造成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分离的主要因素

呢？如果猜想成立，我们可以说，文字的消失，也消除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之后派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ｒｋｅｒ的

沟通就是通过声音和动作进行的。声音传递的不再是可以被解读的意义，而是信号 （ｓｉｇｎａｌ）和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同语言类似，宗教也是社会的产物。电影中的少年派同时对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感兴趣，并

且一个不落地实践各个教派的仪式，这显得滑稽可爱。他的父亲气愤地批评他说，“相信一切就相当于

什么都不相信 （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ｉｎ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ｅｑｕａｌｓ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ｉｎｎｏｔｈｉｎｇ）”。而李安在电影中想要探索的并不是

各种具体宗教，而是与宗教相关的人的一种精神本能：信仰。

在大海中与自然共处，没有具体的宗教仪式、经文、环境赋予信仰具体的客体。这就提出了很有趣

的问题：信仰在无客体的情况下还存在吗？无客体的信仰是什么？这是电影提出的存在主义问题。从

哲学角度来看，宗教最初源于人对自然的恐惧，它是人们为了克服恐惧对自然现象作出的一种解释。

比如，雷声就被希腊人解释为宙斯在发火。如英国著名作家艾丽斯·默多克 （ＩｒｉｓＭｕｒｄｏｃｈ）所说，“宗

教经验只是一种抚慰人的情感，在这种经验中人们感到众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万物之上存在更高的意

义，众神已经确定一切事物的意义，因此没有什么事物是真正丑陋或偶然的”［３］。①

在与台湾主持人陈文茜的采访中，李安也解释说大海就是信仰力量的试验场。他反思， “人对信

仰，对情感，对自己的依附，人跟神性要怎样结合？到底是人创造了神，还是神创造了人”。② 在电影

的最后，成年派问作家选择哪个故事，作家选择了第一个，派回答他说， “神与你同在 （ｙｏｕａｒｅｗｉｔｈ

ｇｏｄ）。”很多人将此诠释为派最终选择了基督教。而我的解读则与此相反。派让所有人在两个故事中作

选择，其实选什么都不重要，因为还可以有第三个故事，第四个故事。成年派暗示的是，信仰是人主

动的选择，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去选择让自己感到舒服和安全的那个。

大海的确是一个极好的存在主义试验田，而存在也不再是一个道德现象或宗教现象。存在就是生

命本身。而生命的存在是纯真无辜的。“纯真”是李安在接受关于 《少年派》的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

主题。

当信仰缺失了明确的客体，它就变成了一种对方向的欲望，一种渴望与他者发生联系的存在力

（ｆｏｒｃｅ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缺失客体的信仰构成了存在力的来源。我们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上帝或神的意

６８

①

②

中文为笔者翻译，下同。

采访视频链接 ｈｔｔｐ：／／ｖｉｄｅｏ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ｖ／ｂ／９１２２５５９４－２５３０１０９５２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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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而是生命自身的渴望和存在的力。纯真这一品质中的无知、无畏与开放性使信仰不会迅速固着于

某一客体，也因此不会让人形成存在的习惯。少年派同时信奉三种宗教，并有着体验各种事物 （老虎、

海浪、舞蹈、女孩）并与他们产生联系的强烈欲望。这充分地向我们证明，纯真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存

在力。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德勒兹对尼采的解读中，就强调了纯真的重要性。“纯真是关于存在、

力和意志的一场游戏。我们应该肯定和欣赏存在，保持力的不分离性，同时，不将意志一分为二———这

样就接近了纯真”［４］（２３）。尼采和德勒兹都对基督教的信条持批判态度。基督教认为生命是不公平的，

应该被谴责和惩罚。与此相反，对尼采与德勒兹来说，基督教则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是对生命的诅咒

与怨恨［４］（１４－１７）。在他们看来，存在是纯真和公平的，不应该受到责难，也无需负责［４］（２４）。在 《少年

派》为我们提供的种种符号象征中，派就代表了存在于每个个体中的那种纯真，那种对丰盈的生命的

欲望以及对存在的信仰。这也正是李安希望成年观众始终保持永不丧失的东西。

三、符号的塑造

除了主人公派，这部电影中的老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安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符号：老

虎。它象征着人的兽性，而老虎的离开则象征着人的兽性的丧失。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老虎头也不回

地离开看成对派的父亲的话的印证：“在老虎的眼中我们看到的只有自己”。人对动物感情的投入完全

是人自己的想象与幻想。李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让老虎转头，即没有将老虎拟人化，而是相

反，使老虎保持自然的他者性。这正是李安电影传递给我们的东方哲学的神韵：人不可能完全征服或

了解自然，只能学会与自然共处、跟随它或者被它包含。

与老虎起类似作用的符号象征已经出现在李安之前的电影中。在 《卧虎藏龙》中由章子怡饰演的

玉娇龙就代表了人内心未被驯化的部分。老虎或玉娇龙既让人畏惧，同时又成为人们渴望的对象。如

同李安在 《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所形容的，这两个角色 “是一个谜，不是为了让人了解，而是为了让

人迷惑而设的一个陷阱。”［１］这也解释了在采访中，当一再被问到老虎是什么的时候，李安的回答是，

这不可说。那么，当老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ｒｋｅｒ头也不回的消失在树林里，当玉娇龙纵身跃下云雾缭绕的悬崖，

这是不是李安借电影再次抒发了自己隐于电影世界那未知梦境中的渴望呢？让人好奇的是，下一部李

安作品中将出现的 “老虎”、“玉娇龙”似的符号象征物又会是什么呢？

如果说电影是李安向世界观众展示内心世界的媒介，那么他的东方人特质则使他的银幕表达总是

含蓄婉转，甚至追求不言而喻、脉脉不得语的意境。如果说电影是李安找到的在这个世界自由存在的

方式，那么他与世界沟通的欲望、他自始至终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他对电影作为造梦工具的定义，则

推动着他专心致意地向大众讲述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不倦地探索并分享个人栖居于社会及世界的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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